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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傅兰雅之“求著时新小说”

陈　大　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摘　要：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的“求著时新小说”活动在近代小说研究中一直得到较高的评价。通过
对傅兰雅有关征文活动的文字以及应征来稿的分析，可以发现这次活动具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应征

者多为教徒，应征稿多非小说，它对近代小说的发展并未产生什么影响，与后来的“新小说”也并无关

联。但这批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由此可从一个方面了解外国传教士的思想和活动、各地教会组

织的运转、教徒们的心态、社会中下层人们对国家现状与前途的思索，以及他们对文学的理解等等。

　　关键词：傅兰雅；时新小说；近代文学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１８９５年５月２５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上海《申报》上刊载了一则
《求著时新小说启》：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

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

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

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

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限七月

底满期收齐，细心评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

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嘉作，足劝人心，亦当印行问世，并拟请常撰同类之书，以为恒业。凡撰

成者，包好弥封，外填名姓，送至上海三马路格致书室，收入发给收条。出案发洋，亦在斯处。英国

儒士傅兰雅谨启。

自清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到香港起算，傅兰雅在中国已渡过３４个年头，而自同治四年（１８６５）以后，
则一直生活于上海。他担任过上海英华学堂校长，主编过字林洋行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创办了格

致书院，长期担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还荣膺清政府赠与的三品文官头衔。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离华赴美，可以说，这次向社会征集小说，是他在中国筹划的最后一次活动。为此，他在宣传造
势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上述启事五月初二刊载后，他又在当月初五、初七、十二与十六日在《申报》上接

连刊载，同时又刊载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从福建省的教会刊物《会报》转载这则

启事来看，①他似乎与各省的教会刊物也联系过。此外，傅兰雅又用英文另撰广告刊于《教务杂志》。

近年来，一些近代小说研究者对傅兰雅征集小说的活动甚为重视，并给予高度评价。有的称其为

“近代小说理论的起点”②，有的则认为“傅兰雅的竞赛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晚清小说的总体方

向。”③由于尚未发现傅兰雅所征集的稿件，这些判断均是仅据那则启事而作出。至于应征者的那些稿

件写了些什么，又写得怎样？论者当时其实都不知道，但这似乎并不影响肯定性判断的作出。美国学

者韩南论及“可能１６２篇手稿全部已佚”时曾言：“如果它们还存在，单单以这个数字来看，它们会给当

１

①
②
③

宋永泉：《启蒙志要》，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以下凡出自该书者只注册次）。
陈亚东：《近代小说理论起点之我见》，《明清小说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美］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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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小说界开辟怎样的一个新天地！”①傅兰雅在公布获奖人名单的两个月后离开中国，那批稿件也被

他带到美国，后来便杳无音信。一直到２００６年１１月，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在搬迁时，
才发现了这些尘封已百余年的稿件。虽然只是发现了１５０篇，尚有１２篇下落不明，但傅兰雅征文活动
的基本面目据此已可知晓，故而引起了研究界的关注。五年后，这批稿件由周欣平主编，取名为《清末

时新小说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编者书前的序言中称，傅兰雅的征文活动“激发了晚清小说变

革的端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晚清谴责小说发展的先声”，“促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萌芽”。②

随着这套书的出版，有关论文也相继发表，这次征文活动被充分肯定则一仍其旧。有人认为傅兰雅此

举“拉开了晚清新小说创作的序幕”，③或者定位为“启发了晚清小说乃至谴责小说的发展方向。”④可

是，纵观这１５０篇应征稿以及傅兰雅关于这次征文活动的相关文字，却可发现上述种种赞扬颇可质疑，
因为若要对这次征文活动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上作恰如其分的定位，就不可脱离围绕那些相关文献所作

的切实、具体分析的基础。

我们还是先从傅兰雅的启事以及征文活动的过程说起。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傅兰雅在《申报》、《万

国公报》上刊载征文启事，同时在英文《教务杂志》上以“有奖中文小说”为题刊登广告，内云：

总金额一百五十元，分为七等奖，由鄙人提供给创作最好的道德小说的中国人。小说必须对

鸦片、时文、缠足的弊端有生动地描绘，并提出革除这些弊病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希望学生、教师

和在华各个传教士机构的牧师多能看到附带的广告，踊跃参加这次比赛；由此，一些真正有趣和有

价值的、文理通顺易懂的、用基督教语气而不是单单用伦理语气写作的小说将会产生，它们将会满

足长期的需求，成为风行帝国受欢迎的读物。收据会寄给所有在农历七月末之前寄送到汉口路四

百零七号格致书室傅兰雅密封好的手稿。⑤

《申报》与《万国公报》上所载启事属于广而告之的性质，它面对的是社会上所有的阅报人，而《教

务杂志》上这则广告的读者则是特定的人群，即文中所提及的“在华各个传教士机构的牧师”，这意味着

傅兰雅将教会机构当作征文活动赖以依靠的组织系统，而明确指出是要征集“用基督教语气而不是单

单用伦理语气写作的小说”，表明了在傅兰雅的计划中，这次活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

①　［美］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
②　周欣平：《〈清末时新小说集〉序》，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一册。
③　刘琦：《晚清“新小说”之先声》，《北华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④　许军：《傅兰雅小说正文目的考》，《山西师大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⑤⑥　此段译文据周欣平《〈清末时新小说集〉序》，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一册。

一个月后，傅兰雅在英文《教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摘录了艾德博士对有奖小说征文的一段评

论，借以说明这次活动的宗旨：

一篇写得好的小说会在大众头脑中产生永久性的巨大影响，《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

屋）》在唤醒民众反对奴隶制上就非常有效。中国现在罪恶猖獗，鸦片、缠足和时文，任何一种都够

写一部感人至深的长篇小说。为了让这些悲惨遭遇引起各阶层人士的注意，就应该通过文字描述

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从而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毫无疑义，中国人有这方面的能力。⑥

此时距征文启事发布只有一个月，还不可能收到应征者的来稿，但傅兰雅的期望值却已在升高。

上述文字之所以被引用，表明他确实在希望能收到“感人至深的长篇小说”，而且那些作品能“达到震撼

人心的效果”。从引文中最后一句话来看，傅兰雅似乎已认为活动的圆满成功触手可及了。

按征文启事的规定，来稿“限七月底满期收齐”。收到应征者的稿件后，傅兰雅又邀请沈毓桂、王

韬、蔡尔康等知名人士，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进行审阅与筛选。当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１８９６年１月１３
日），傅兰雅在《申报》上刊载“时新小说出案”启事，宣布征文活动结束：

前求著小说，共收一百六十二卷，现已评定甲乙。本议只取七名，旋因作者过多，特增取至二

十名，皆酬润资。计茶阳居士五十元，詹万云卅元，李钟生廿元，青莲后人十六元，鸣皋氏十四元，

望国新十二元，格致散人八元，胡晋修七元，刘忠毅、杨味西各六元，张润源、枚甘老人各五元，殷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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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倜傥非常生各四元，朱正初、醒世人各三元，廖卓生、罗懋兴各二元，瘦梅词人、陈义珍各一元

半。余另列一纸，可至格致书室取阅，酬洋亦至该处领取。傅兰雅启。

按常理推断，一次较大规模的社会活动在宣布顺利结束之时，应该有番兴高采烈的称颂才对，可是

这则启事只是纯客观地罗列了获奖人的名单与所获奖金数，一点也感受不到举办者对于成功的喜悦，

这与当初的征文启事流露的恳切、期待或自信的心情不甚协调。这次征文活动到底是圆满成功还是结

果很不理想，从这则启事里看不出主办者的丝毫评价。当年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好生奇怪，如果是圆满

成功，为何主办者未表示出丁点喜悦？如果是结果不理想，为何得奖人数却从原先约定的七名猛增至

二十名？评选当自有标准，它不应因参加应征者人数多寡而变化。得奖人数猛增，那应是优秀稿件实

在太多，难以割舍，可是现在公诸于众的理由却是“因作者过多”，这显然是企图安抚应征者渴望得奖的

情绪，人们据此可以猜测，来稿的实际情况恐怕不妙。在《申报》刊载“时新小说出案”启事的三个月

后，即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傅兰雅又分别在英文《教务杂志》第二十六期和《万国公报》第八十六册上刊

载了征文活动结束的消息。在《万国公报》刊载的启事抬头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小阳春中旬格致汇编

馆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也就是说，在《申报》发表启事之时，供《万国公报》刊载的这则启事也已撰

成，可是傅兰雅就是一直拖着不发表，直到他临离开中国前才向社会发布。英文《教务杂志》和《万国公

报》发表的消息对这次征文活动都有评价，但两者却是一褒一贬。同一人对同一事同时作出的评价竟

有极大的差异，这也令人好生奇怪。

这些矛盾以及不同内容的消息发布时间的选择，都反映了傅兰雅为难与尴尬的心情。在他看来，

这次征文活动是既成功又不理想。所谓成功，是因为它的各个环节，从在各报刊刊载启事、收到１６２篇
来稿、组织人员审阅、最后宣布得奖名单，一步步走来都算顺当。他后来高比例安排获奖数，也是有意

让世人以为这次征文活动十分圆满。另一成功之处，是教会的组织力量得到了体现。傅兰雅在英文

《教务杂志》上刊载的启事明确表示希望“在华各个传教士机构的牧师”能动员教徒们“踊跃参加这次

比赛”，从应征者中教徒比例如此之高可以断定，傅兰雅并不只是“希望”，而是实实在在地对那些牧师

们做了发动与宣传工作，牧师们也确实响应了他的号召。

教徒们的稿件几乎都是交给传教士们，再由他们寄往上海，而阅读那些来稿或应征者写给傅兰雅

的信，可以了解各地教会如何宣传并组织教徒们参与这次征文活动。据宋永泉的应征稿《启蒙志要》可

知，他是看到《万国公报》与福建《会报》刊载的启事后，才决意“仿《天路历程》寓意之例”应征的。① 各

地传教士采用种种方法通知教徒参加征文活动，山东济南府的李凤祺是“前于后五月间，适有友人在浸

礼会抄示题纸”，②这是当地教会在发布消息，而教徒们辗转相告；福建惠州府的赖作鰓，是“本闰夏中

浣，日侧游园，忽接大英国傅君即兰雅翁‘求著时新小说启’一题”，不难想见这启事由谁转交到他的手

里；③广东巴色会的古恩纶则是“本年夏间，有友人寄来‘求著时新小说’一纸”；④浙江绍兴府的祝鉴堂

“兹因五月间有美国甘先生将招著小说之启授仆”⑤才动了参加征文活动的念头。山东青州府张德祥

的情况也类似：“余方看《新约》一书，忽有人送题到，上有三题，命作时新小说。”⑥派人将启事送到教徒

的家里，当地教会的工作可谓周到尽心，而“命作”二字，可见这已是当作业布置。湖北孝感县的福音会

堂是这次来稿的大户，该会堂的陶牧师还亲自将教徒们的那些稿件送至上海格致书室傅兰雅处。那１５
篇稿件使用的都是统一的稿纸与信封，连稿件的题目也都是统一标为《鸦片时文缠足小说》，统一组稿

的印记十分明显。可惜是除了赵怀真的那篇还可算作小说，其余的全为数百字的议论，而且内容也大

同小异，如“要食救主鱼饼，不吸毒烟鸦片；要读圣神《书》、《约》，不尚虚假时文；要学夏娃大脚，不可爱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宋永泉：《启蒙志要》，《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
李凤祺：《《无名小说》所附信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
赖作鰓：《时新小说》篇首语，《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三册。
古恩纶：《中国宜力除鸦片、时文、缠足三大害以觇富强之兆说》篇首语，《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三册。
祝鉴堂：《论鸦片烟、论时文、论裹足》所附信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二册。
张德祥：《鸭（鸦）片、时文、缠足》篇首语，《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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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缠足”①之类。当收到这批由当地牧师亲自护送到沪的文稿，那位“傅老先生”阅后不知会有何感想。

山东济南府长老会的高书五也与孝感县的陶牧师一般热心，“寄耕子”就写道：“光绪乙未，适游济南，有

旧友潍邑高君书五携《万国公报》一卷示余”。② 可是高书五组织来的４篇稿件，或为韵文，或为议论，
小说却是一篇也无。滦州李景山所写的《道德除害传》是由唐山耶稣教会的德牧师转交的，③但这篇也

不是小说。正是靠着各地教会的认真操办，使傅兰雅能收到近百篇稿件，尽管其中多数不是小说，但这

个基本数量保证了征文活动的规模效应。相比之下，消息来源主要靠平日读报的非教徒们属于自发来

稿者的“散户”，如“格致散人”是“适阅申江日报”得知征文一事，④而“瘦梅词人”《甫里消夏记》第一回

的回目为“余菊英遣愁看《申报》，傅兰雅设法兴中华”，这显为他消息的来源。⑤ 他们所提交的确为小

说，分别为第七名与第十四名获奖者。其他如“停云馆主”，他是“见《申报》英国傅兰雅君招人作戒烟

文”⑥，才动笔撰写应征。

就现存的１５０篇作品统计归类，可将来稿的分布情况以下表显示。表中被归入“教徒”者，是根据来
稿的署名称呼，以及作品中称颂“天主”之类的内容作判断；表中的地区，则以当时的行政区划作归类：

地区
小说

教徒 非教徒 合计

非小说

教徒 非教徒 合计

总计

教徒 非教徒 合计

江苏 ０ ８ ８ １ ２ ３ １ １０ １１
浙江 ０ １ １ ２ ２ ４ ２ ３ ５
山东 ９ ５ １４ １６ ９ ２５ ２５ １４ ３９
直隶 ２ １ ３ ２ １ ３ ４ ２ ６
广东 ７ ２ ９ １０ ５ １５ １７ ７ ２４
福建 ５ １ ６ ５ ５ １０ １０ ６ １６
湖北 ４ ０ ４ １４ ２ １６ １８ ２ ２０
江西 ０ １ １ ２ ０ ２ ２ １ ３
安徽 ０ ０ ０ ５ ０ ５ ５ ０ ５
陕西 ０ ０ ０ １ １ ２ １ １ ２

地区不详 ３ ３ ６ ４ ９ １３ ７ １２ １９
总计 ３０ ２２ ５２ ６２ ３６ ９８ ９２ ５８ １５０

　　由上表可看出，教徒的来稿占了６１．３３％（实际情况可能还更多些），可是教徒的来稿中，小说仅占
３２．６０％。得奖的２０篇小说中，４篇已佚，所余１６篇得奖小说中，教徒的作品只有５篇，占３１．２５％。从
另一角度看，教徒９２篇作品中，得奖者占５．４３％，而非教徒５８篇作品中，得奖者占１８．９７％，即得奖比
例为教徒的３．５倍。傅兰雅和他邀请审阅的人士，在评定时并未因应征者是教徒就另眼相看。

那么，这些教徒在作品中写了些什么呢？我们不妨先考察那些得奖作品。望国新的《时新小说》为

获第六名之作，全书四十回，前二十回集中讲述鸦片的弊害，后二十回分别以十回的篇幅批评缠足与时

文。书中两个主人公对立而设，一名“明更新”，一名“尚喜故”，两人命名含义，一望便知，但所谓“更

新”与“喜故”的实质差异，只是在于是否信奉上帝而已。该篇名曰“小说”，其实不仅没有贯串全书的

故事，就连零星插入的小故事也鲜见，通篇是靠对话、议论支撑。如叙至废时文，最后一回就写明更新

竭力劝化文国华，不断讲述信奉上帝的益处，还送他一本《圣经》，于是废时文的目的就达到了：

（文国华）卓志信道，与教中诸友时常往来，久而愈坚。后国华亦领洗进教，引妻率子同归教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毛芝生：《戒鸦片时文缠足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寄耕子：《寄耕闲论序》，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李景山：《道德除害传》，《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七册。
格致散人：《启达观道人闲游记》，《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二册。
瘦梅词人：《甫里消夏记》，《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五册。
停云馆主：《戒烟文》篇前短简，《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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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又竭力引导许多儒士。国华信主之后，以《圣经》为紧要，以时文为末节。①

这篇所谓的“小说”通篇弥漫着说教的气味，连它的回目也是“改烟良方从天来，须奉救主蒙赦

罪”、“各国圣贤皆天降，耶稣之教超万圣”、“富强之基在斯教，得明救道毕生从”之类。获第八名之作

篇名也叫《时新小说》，署“青州府临淄县教末胡晋修撰著”。其内容描写石南岗进学后学坏了，整日出

入花街赌场烟馆，后因误伤人命，逃亡在外。作者借其经历，穿插了鸦片、时文与缠足的弊害。后来石

南岗接受洗礼入教，一改以往恶习，失散多年的弟弟也回来了，“自此兄弟叔嫂，早晚在家礼拜真神，圣

日赴礼拜堂赞美上帝。”②总之，只要信奉上帝，三害尽可革除。

获奖作品尚且如此，余者则等而下之。不少教徒将这次参加征文活动，当做了向教会表忠心的机

会。李景山写《道德除害传》，就是想表明这样一个态度：

我们要常常的读《圣经》，那《经》上的言语，都是他的吩咐，全是他的命令。若能照著他的话

去行，就可以修身治家，可以治国平天下，可以赶去诸般大害，可以救活自己灵魂。③

福建的魏开基写《悟光传》，首先是开宗明义：“幸主心仁慈，主道广布，能救人脱其害，且能使人得

其益，而要非信主者不能也。”④，山东青州府的“无名氏”撰写了《时新小说》二篇，通篇尽是诸如“天父

赐良知我们，我们无恩可报，感谢，感谢”之类颂扬上帝之语，而且篇中凡书及“上帝”、“天父”二词，均

顶格书写，以示尊崇。⑤ 同为青州府的王连科，在他的《时新小说》第一回中就描写胡为领《圣经》入教

会，“一旁喜的那他老娘拍手打掌的说：‘可好了，可好了！俺一家人家有了出头之日了。’”⑥大王堂支

会的张佃书写了《无名小说》，特意说明“讲道之处，皆由《圣经》脱化而出”，⑦即若要革除三弊，全得依

仗《圣经》。陈效新的《时新小说》则在篇末称颂道：“夫天父也，救主也，圣神也，三位合一上帝也。诚

以此信德神通，确乎天人至宝也。冀学而明，明而诚，兴盛富强之旨在是。”⑧湖北曹东阳的《回原纯古

传》全为唱词，而篇首的“俚歌”则唱道：“改弦易辙家国富，定在悔悟信深深。一人悔改百人遵，百人遵

时千人承。千而万斯遍天下，人人皈依道岸登。不特上帝心喜悦，更免罪魔入沉沦。从滋兰雅大愿舟，

渡尽天民朝至尊。”⑨最后两句将傅兰雅赞至极尊崇的地位，而所谓“渡尽天民”，似是希望全中国的百

姓都成为教徒。“东海逸人”的《警世奇观》，则以篇末诗点题：“生平作事枉徒然，今是昨非信可言。一

旦皈依遵上帝，儿孙世世福绵延。”瑏瑠

为了使自己的稿件入选，一些教徒还煞费苦心，别出心裁，以图傅兰雅之青目。孝感县福音会堂的

赵理斋一口气写了四篇，或韵文，或议论，最后还从《新约》中所集录三十八个“圣洁”以及耶稣异迹之

出处。此稿确有与众不同之处，但与小说却毫无关系。瑏瑡 山东即墨的董文训特地写信给傅兰雅倾诉自

己的艰辛，他是全靠挤时间才写成《崂山实录》应征，因为“乡间以度日为要，弟子助父兄做庄稼”。既

然写作如此不易，他感到理应得到回报，明确提出，“弟子所望者登报”，若不能得到名次，也希望傅兰雅

能帮忙，“即登《月报》、《画图新报》”。瑏瑢 福建的沈桂香不仅在篇前写信给傅兰雅，“伏愿傅兰雅夫子及

考阅列位夫子，发慈悲心，行阴骘事，细心评阅，刊行于世。”篇末又再次恳求：“千万恳求傅兰雅先生及

阅书列位先生大发婆心”。他在信中还透露自己有非同一般的官场关系：“小生客岁五月初八日，曾与

母舅王总起程到上海接福建提督黄大人到任，并游赏光景。”希望这一点也能打动傅兰雅。瑏瑣 此举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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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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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国新：《时新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二册。
胡晋修：《时新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三册。
李景山：《道德除害传》，《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七册。
魏开基：《〈悟光传〉序》，《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
无名氏：《时新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册。
王连科：《时新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册。
张佃书：《无名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册。
陈效新：《时新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二册。
曹东阳：《回原纯古传》，《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九册。
东海逸人：《警世奇观》，《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七册。
赵理斋：《鸦片时文缠足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董文训：《崂山实录》，《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
沈桂香：《时新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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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这位应征者对官场上的一套似有所了解，但如此热衷却暴露了自己对《圣经》一点儿也没有参透。

福建惠州府的赖作鰓也有类似举动，他在应征文的开篇处就自我介绍了曾经做过“德领事府宪西席”的

经历，表示早已与西洋人有渊源关系。① 当然，多数人摆不出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于是他们便直接对

“傅老先生”歌功颂德，如“今有英国大儒士傅兰雅先生，心怀济世，念切生民，广救沉沦之辈，深怜陷溺

之人”②，又赞其“盱衡当世，旷览舆情”③。而傅兰雅征文之举，则被称颂为“固先生救世之苦心所积而

形也”④，“苟非其爱我中国之深，而望我中国之切，安能有此？”⑤甚至还称颂为“是必惟救世主出，见中

国之众遭荼毒，盗虚声，受缚束，种种情形，不忍坐视”⑥。至于声明自己是“在教人”⑦，希望傅兰雅判卷

时能有所优惠，则几乎是教徒们来稿的共同特点。在这方面，倒是一些非教徒显得较为豁达，作《戒烟

文》的“停云馆主”在给傅兰雅的信中就表示：“如不入式，覆瓿可也。若以为可，仍有润笔之赐，请交赈

局。”⑧

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启》的要求是“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即以

小说的形式，通过讲述故事，既要同时充分暴露鸦片、时文与缠足的弊害，而且还要设计革除三者弊害

的方法。就“小说”一条而言，大部分来稿无法达到要求，更遑论“新趣”。若不论来稿是否为小说，那

么在揭露鸦片、时文与缠足弊害方面基本上都能做到，只是不少来稿讲得较为抽象，但能“合显”者只是

少数。至于“祛各弊之妙法”，则可谓是五花八门，我们这里不妨作归类考察。对于革除鸦片、时文与缠

足的弊害的方法，教徒们想出的方法高度一致，即信奉上帝。其中一些人，讲得十分空泛，仿佛只要捧

读《圣经》，按其吩咐去做，问题就全解决了；只要信奉了上帝，就百害无侵，什么鸦片、时文、缠足，都不

在话下。正如湖北的教徒汤纯所言：“以上帝之身为身，则道成人身，而鸦片无庸，时文无庸，缠足亦无

庸，何至害身？水火除，刀兵息，瘟疫远，又何以害世耶？”⑨这些教徒认为，中国大地上三害横行，就是

由于大家不信教，“我华人久违上帝，亲近魔鬼，应招上帝诅咒，故有妇女缠足之惨”，原来这竟是上帝惩

罚中国人的招数。至于嗜食鸦片，则又与中国人信奉佛教有关：“试看鸦片所结之实，仿佛释迦侔尼之

首，且拜佛人与吸烟人之性体，无不若合符节。”瑏瑠在他们看来，“肯悔罪改过，相信救主耶稣，依从天道”

是能否革除那些弊害的前提，因为“真实的福禄寿喜都在天道之中，藏在天上的，勿肯悔改的人不能求

的，求不到的”瑏瑡，“而要非信主者不能也”。瑏瑢 有的来稿还提出了信奉上帝后革除三弊害的具体做法：

“如若有志，欲祛斯害。一则中华人民当戒鸦片，而祈食吗鶶，愿尝鱼饼；二则中华儒士宜弃时文，而勤

读《圣经》，专看《书》、《约》；三则中华女子不必缠足，而皆学利亚，应效夏娃。是害必可去，利必能获。”

湖北孝感县福音会堂的来稿中，有五篇都提出了这同样的解决方法。瑏瑣

既然革除鸦片、时文与缠足弊害的关键在于是否信奉上帝，那么顺理成章的推论，便是“引之信奉

耶稣教为第一妙策”，“夫教中有良规，宜效法而行之”，如缠足之害，“现在中国奉教之女子多不缠足，

即经缠之妇女，亦多放释”，他们似乎认为，这是颇有点说服力的典型例证。瑏瑤 在他们看来，采用此法可

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大开国门，主动将传教士们请进来：“请西国教士，播圣道于国中，以变易人心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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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赖作鰓：《时新小说》篇首语，《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三册。
醒悟子：《无题》，《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李星舫：《〈时新小说〉序》，《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二册。
桃源徒子：《〈法戒录〉序》，《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二册。
古恩纶：《中国宜力除鸦片、时文、缠足三大害以觇富强之兆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三册。
汤鸾翔：《鸦片时文缠足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赵荣林：《鸦片时文缠足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停云馆主：《戒烟文》篇前短简，《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汤纯：《鸦片时文缠足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侯中识：《鸦片烟流毒问答、缠足致害问答、时文踵弊问答》，《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陈之珊：《除弊兴利中国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魏开基：《悟光传》，《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
周务三：《鸦片时文缠足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该册所载孝感县福音会堂赵禹臣、秦诚意、毛芝生、赵齐贤的四

篇来稿，都表示了同样的意思。
林文玉：《四子讲弊新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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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可得其尽善尽美焉。”①二是要求百姓们全都入教，因为“士农工商入其教者，势必讲此道，行此理。

信此道者，亦自去其邪，归其正矣。若望富强本国，变易风俗，感动人心，莫此为妙”②。有的教徒还进

一步提出，既然信奉上帝，信仰就不能多元化，佛教、道教等其他宗教就必须摒弃，诚所谓“同尊上主，共

事一神。更赖中保，将富强可待，郅治日臻。天国可到，天福可享，岂不懿欤？”③当然，教徒们还不敢触

犯众怒，与孔夫子为敌。他们面临的现状是中国的多数人“以为天下独中国为圣朝，亦独孔子为圣人，

此外皆蛮夷戎狄也”，故而“常视耶稣正教为异端”④。生活在这一环境之中，再加上能应征写稿者本人

很可能也是儒生，故而竭力从中调和，而他们所能提出的主张，也只是孔子与耶稣可以并存，而且能够

统一，按他们的说法，这叫“承道统圣生孔子，识天意教传耶稣”⑤。但他们的感情又倾向于耶稣，因此

强调的重点便是，“若设法使教会兴旺，这一切弊病自能扫除”⑥。

只要信奉上帝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提出这种主张的颇似偏执的宗教狂，但实际上更可能是痴迷

于信教的无知乡民。稍有知识的教徒固然也将信奉上帝视为第一要义，但似乎知道中国的事情复杂得

很，要彻底革除鸦片、时文与缠足这三害，国家就应该改革。在华的传教士们在讲授上帝福音的同时，

也宣扬了西方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优越，于是那些接受了传教士宣传的教徒便很自然地提出了革

除三弊的根本之计，那就是向西方学习，这是他们将中国与西方作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为国之要，在于因时变通；变通之要，不外持其源本。源本者，仿佛西人式样也。中国吸烟，西

人无一吸者；中国作文，西人讲求各学；中国缠足，西人与各国均是本足，不受捆缚苦楚。西国不较

中国胜吗？⑦

经由传教士们的反复宣讲，教徒们入教后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用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已是“素慕

英国风化”⑧，因此希望一切都向西方学习，“奉行西法”⑨。在当时的中国，许多人还根本不清楚西方诸

国是怎么回事，羡慕西方政治文化的更是很少的一些人，针对这一现状，有教徒在来稿中就设计了实现

自己理想的途径，即“请西师遍布国中，国学乡学一齐并举”，据说只要实行这样的方法，“不独鸦片之下

三弊可除，即百弊亦从此而递次全消”。作者似也考虑到自己的设计会遭到强烈的反对，于是又写道：

“使各当道臣士、绅儒士，其有不服以西学者，应宜亟出心裁，切勿相延观望，以误国家”。这话说得很

含蓄，但主张采用强制手段，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意味还是不难体会的瑏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只

有教徒才主张效法西方，即使是非教徒，一些人在来稿中也同样提出了“求西国之新法，更中国之旧

章”瑏瑡的主张。这表明在当时的中国，要求变法维新已开始逐渐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要求全盘西

化的思想在此时也已开始萌生。

上述主张都涉及中国与西方关系，而在这方面，有两篇来稿值得一提。一篇是载于《清末时新小

说》第九册的《游亚记》，作者方中魁记叙了法国教士艾德普夫妇与幕维敦，在中国士人莫人俊陪同下游

历中土时的身经目睹之事，“中国之弊政、颓风，亦于此见焉”。篇中论及鸦片之害时，莫人俊与艾德普

有这样一段对话：

（莫人俊）因转问德普道：“闻说西国好善之士，因鸦片烟一物为害华人如此之甚，心内殊抱不

安，每设会劝国家禁此鸦片，不知西国国家能俯从否？”德普道：“此事西国国家断不能从。因印度

一隅，土产惟有鸦片，每年所收烟税，约可得银千余万。英国国家恃此以治印度之民，以理印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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